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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创作与水合流共生现象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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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沈从文的创作与“水”存有某种隐秘的同构关系。“水”是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形象化和具体化，也是解读沈氏小说
思想内涵的重要符码。“水”内蕴孤独、阻隔、忧郁等文化因子，与自命“乡下人”的沈从文的情感内核高度契合，显现出作品

的悲剧性意蕴；“水”作为女性形象的外化，是天人合一自然生命观的表征符，寄寓了作家理想人性的追求；“水”作为作品的

主体意象，实为作家柔韧与刚强和谐一体的双重人格写照，亦与其文格交汇合流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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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当过领港员，高尔基
曾沿着伏尔加河流浪，沈从文在沅江生活了一辈

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

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１］。沈从文依赖一

脉清波养育生命，滋润灵魂，放大人格，“水给了他

想象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水给了他执著柔韧的性

格；水激发他对人世怀抱虔诚的爱与愿望”［２］。水

作为沈氏创作中重要的审美实体，饱浸了他独特的

抒情幻想，洋溢着他生命内在的热情，负载着丰富

厚实的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是一种人格

化的文化载体和生命信仰符号，并和沈从文的审美

心理机制交流融汇，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力量。

　　一　与水结缘：生命之河流水汤汤

综观沈从文的一生，生命之河流水汤汤。１９０２
年１２月２８日，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个行伍
之家。凤凰地处沅水流域，是与鄂、渝、黔、桂四省

交界的多民族聚集区，古称“五溪蛮”［３］，境内沟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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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渠纵横交错，属于典型的南方水乡。如果说出生

时，水在沈从文的生活中，仅作为一种客观环境存

在的话，那么长大成年，广泛接触社会与人生后，水

则悄然渗入他的思维和情感。

据说，童年时的沈从文喜欢逃学，“无论如何总

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４］１１６，在

碧绿的沱江，他迷恋上游泳，常常一个人赤条条仰

卧水面，贪婪地运用眼睛、耳朵和鼻子接受水的光

色、声音和气味给予一颗小小心灵的感觉。高小毕

业尚未满１５岁的沈从文厕身行伍。其后数年，他
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走长路皆得

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

的”［５］２４４。流水汤汤结美思，沅水岸边的生活带给

沈从文享用一生的创作灵感和艺术资源。水上讨

生活的水手、吊脚楼的妓女、终生漂泊的行脚人、古

寨城堡、乡集河街、碾坊晒坪、山歌牛角……纷纷簇

拥他的“湘西世界”。

离奇的是，纵使一生辗转飘零，但沈从文始终与

水结缘相伴，“即到厌倦了水边城市流宕生活，改变

计划……转入几个大学教书时，前后二十年，十分凑

巧，所有学校都恰好接近水边，我的人格的发展和工

作的动力，依然还是和水不可分”［４］３７４。水，这个大

自然的馈赠，一再给予沈从文影响和启迪。在青岛

大学教书时，他靠近汇泉湾海滨浴场居住，“每天都

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

看远近云影天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

要启发性的教育”［４］１１６。常去观海、听海、读海、品海

的沈从文领悟到：“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

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

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

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５］２４５在青岛的两年，沈从文

才思喷涌、激情勃发，写下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散

文，如《阿黑小史》《龙朱》《都市一妇人》《记胡也频》

等，其代表作《边城》也主要构思于这一时期。

水之于沈从文，犹如林之于鸟、水之于鱼、根之

于树。在颇具“自叙传”色彩的散文《一个传奇的本

事》中，沈从文讲述了其与水结缘的某种传奇性，“从

《楚辞》发生地，一条沅水上下游各个大小码头，转到

海潮来去的吴淞江口，黄浪浊流急奔而下直泻千里

的武汉长江边，天云变幻碧波无际的青岛大海边，以

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滩上布满小小螺蚌残骸的昆

明滇池边。三十年来水永远是我的良师，是我的诤

友，给我用笔以各种不同的启发”［４］３７４。从清泉小溪，

到江河大海，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沈从文。水教

会了沈从文如何去发现未知的世界，去探索宇宙的

深邃与浩瀚，他的生命与水同构，他天生注定是个要

“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６］。

　　二　原始之水：乡下人的孤独隐喻

有学者研究提出，中华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

在上古时代川流湖泊星罗棋布。而由狩猎时代遗

留下来的人类群体经验（两性禁忌）则是在水中择

高地筑舍群居，水起到了隔离男女的目的，并逐渐

发展成为表达孤独、隔阻、忧郁的原始意象，兼具一

种阴柔郁结的美感。［７］《山海经》曾记载：“女子国

在巫咸北，有两女子居，水周之”［８］，反映和揭示了

水作为地理阻隔的功能设置。《诗经·国风》写到

水的诗作共计４２篇，有关婚恋的有２７篇。［７］在这
２７篇中，水与男女的相思、相怨紧密联系，如《关
睢》《汉广》《蒹葭》等。在唐宋诗词中，用水来传载

孤独、阻隔、两地相思意蕴的诗作更是不胜枚举，如

李白的“何方一水浅，似隔九重天”，李之仪的“日

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等。概括来讲，水作为

一种富有意味的象征，“水原始的意义内核是阻隔，

其基本的象征意义是‘理想中梗’。这一象征意义

在‘男女情爱’的两性生活层面，进而至于人生普遍

的理想追求的意义层面，体现着其美学意义的发

展”［９］。水的阻隔意义包含了某种地理的阻碍意

识，水的环绕等同于围墙对空间的切割、隔离。

高频出现的“水”意象，是沈从文作品的灵魂，

是具有生命色彩与丰富内涵的原型意象。［１０］作为

乡下人的沈从文对水的深刻体悟，与原始之水的意

蕴悠然对接。他曾在文中写道：“我有我自己的生

活与思想，可以说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

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

开。”［５］２４６沈从文崇尚虚无，又富于浪漫，性情宽厚

和缓，个性偏于忧郁纤敏，常带有生命无常的空幻

感。他在描绘瑰丽多姿的湘西的同时，领悟出历史

之“变”蕴含的悲剧意味，“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

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

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

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生命似异

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５］３６４。朱光潜曾评

价，从表面上看，沈从文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但

实际上却是一个内心孤独者。［１１］这种孤独感弥散

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楚人的血液给予他一种命定的

悲剧性，他无法超越屈骚所限定的悲剧精神氛围，

于是把一份沉重的孤独和忧郁付诸流水，在以水为

背景的人事悲欢中，燃烧作品蕴藏的热情和表现心

中隐伏的悲痛。以小说《边城》为例，一个“边”字，

就有无限的孤独况味。小说开篇：“由四川过湖南

去，靠东有一条官道。这官道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

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

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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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１２］８４短

短两句话，连用六个“一”，好似一阵连排炮响之后，

平地里陡然矗立座座孤峰，静默不语之间，久久飘

荡单调的孤寂和萧然的清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湿热气候和清

新秀美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一种血脉相传的浪漫而

又伤感哀怨的巫楚文化。从屈原的《山鬼》《湘夫

人》和曹植的《洛神赋》等作品中，可以看到湘女的

清丽、忧郁之美，她们或伫高山之阿、或在河之滨，

或恨公子忘归、或恨人神道殊，美丽神秘、幽怨伤感

而又妖魅冶艳。几千年后，翠翠同样痴等溪边，带

着企盼，带着人世的忧伤，用悲戚的双眸向水招摇。

因而，我们认为沈从文作品的孤独、忧郁情怀不仅

可从远古神话、《诗经》中找到源头，还可以从屈骚

和汉魏风骨中找到其悠远的历史文化积淀，从地域

文化传统中找到其文学精神的根基和玄奥。

　　三　女人如水：理想人性的追寻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万事万物皆有阴阳，女性

为阴，男性为阳。水，作为五行之一，是阴的象征。

《准南子》提出：“天地之袭精为阴阳……积阴之寒

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１３］《白虎通·五行》认

为：“水者，阴也。”历经漫长的历史演变，水即女子、

女子如水的潜意识，遁隐于汉民族悠远的记忆中。

古称妓院为“水户”，女性之害为“祸水”，女性之美

为“水灵”，即可一窥端倪。《诗经》《山鬼》《湘夫

人》《洛神赋》《丽人行》《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水交错相通。小说《红楼梦》

更是借贾宝玉之口喊出：“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子

是泥作的骨肉”，“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

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的豪迈宣言。千百年来，

骚客文人不断掘取民族集体无意识原型，灵活运用

水、月等物象寄寓人类普遍的经验和情感，铸就了

作品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被清波绿水泡大的

女子比比皆是，如翠翠、三三、夭夭、媚金、岳珉等。

但若对她们进行整体的理性考察，可以发现都不具

备立体的深刻，有的只是水波江面烟笼云罩的朦

胧，或是竹林树荫间一片忧郁的翠绿色泽。在清雅

淡然的水墨背景中，作者逐一展现了她们柔婉灵

慧、清秀阴柔的女性韵致，如夭夭“妖的有点野”，

“腿子长长的，嘴小牙齿白，鼻梁完整匀称，眉眼秀

拔而略带野性”，俨然一个活泼生动的小精灵；翠翠

“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

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还有黑猫、阿姐、媚

金、吊脚楼的妇人等女性，无不涌动原始的生命活

力，悄然绽放冷幽的人性神光。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

以濯我足。［１４］水有去污除秽的功能，所至之处洁

净、清纯无比。三三、翠翠、夭夭、媚金等女子在清

波绿水中遗世独立，灵魂洁白高超，几近“神性”的

宗教美。《边城》中，翠翠沐浴自然的雨露，和着自

然的节奏生长，禀承山川灵秀，吸纳天地灵气，俨然

深山小兽、山头黄麂，在对美好人性的坚守中闪现

神性的灵光。《月下小景》更是显现神化色彩，“眼

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张产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

以及颊边微妙圆形的小涡，如本地人所说的藏吻之

巢窝，无一处不见得是神所看意成就的工作。一微

笑，一眨眼，一转侧，都有一种神性存乎其间”。沈

从文执意神化笔下的女子，借以寄寓理想的人生形

式。他所描画的少女意在“形外之神”，往往有意模

糊、缓和、淡化背景，营造出一种伊甸园牧歌的谐

趣，使人在独特的氛围之中，感受声、光、色、味和谐

一体的心灵触动，以及静穆庄肃的伟大，让人恍若

接受一场宗教洗礼，灵魂为此出壳脱窍。

百流归一，万源归宗。在沈从文笔下，无论是

“人性”还是“神性”，都代表着一种素朴的、纯净的

自然人的特性，如水的品格：纯净、脱俗。“从文崇

仰生命，赞美自然，在沈氏的直觉中，水乃自然生命

原生母体，女性是人类的美丽生命的原生母

体。”［１５］水与女性成为沈从文天人合一为主体的自

然生命观的表征。凭借对这一“语言文化代码”匠

心独具的驾御和运用，沈氏创作走上了延续传统文

化香火的路途。

　　四　上德若水：沈从文的人格写照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可以说是人缘最好

的作家之一。巴金曾撰文指出，沈从文是圈内公认

的对朋友最友好、最热心帮助他人的人。［１６］在文人

相轻陋习浸染、政治形势忽左忽右的现代文坛，沈

从文坐拥极好的人缘，与他乐观豁达的性格和 “与

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也许是长时间的

水上生活，也许是“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

得于妈妈的也就较多”［１７］，沈从文的性情明显带有

水的柔质。在《自传》中，他说到：“我情感流动而

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学

会思索，认识美，理解人生，水对于我有极大关

系。”［１８］在散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的开篇，他宣

称：“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

不可分”［４］３１３，“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

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

给我粘合卑微的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

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的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

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４］３１３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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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水对于自己的人生、创作的影响作用提高到了无

以复加的重要地位，水不但教育他理解了人生，学

会了思索，而且助他养成了性格。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１９］庄子认为水有“天德

之象”，“纯粹而不杂，精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

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２０］。孔子、孟子对水赞誉

有加，因为水有“根本”，“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它虽貌似柔弱，却有刚强的

力量，“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

也”［２１］２０。当拥有了“水”的这种德性，微笑面对荣

辱得失，微笑凝眸人生远景便成了沈从文的生命常

态。这不是伏尔泰似的讥世的微笑，而是发自沈从

文天赋的善良、天真和童心。从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沈人文是水的化身，他不但有着水的“天下

之至柔和，驰骋天下之至坚”［２１］３０的特性，而且有

“水”的刚柔相济———柔静其表、刚健其里的本质。

他一方面针砭城里人的虚伪、浮华、尔虞我诈，对原

始质朴的人性、自在的人生图景进行崇高礼赞，且

煞费苦心地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祈求让喧

哗与骚动的世事人心找到栖息的福址；另一方面，

他又以深情的笔触激荡湘西儿女生命中蕴藏的精

气神，希望他们以雄强孔武的生命蛮力投入到生存

的竞争，为苦难深重的华夏民族灌注进新鲜的血

液，以强硕之身屹立世界之林。

沈从文刚柔相济的双重性格，凸显了儒道互补

对于人格精神的熔铸、建构和塑造作用。儒道两家

文化，以其不同的认知方式、心理框架、处世态度和

价值取向，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平衡调剂，推

动着沈从文人格的演进和发展，进而使他的创作呈

现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相互交合碰撞的独特风貌。

　　五　静水流深：沈从文的文格象征

在沈从文作品中，“水的存在给人的印象如此

深刻，和情节的联系又如此紧密，有时简直起了主

角的作用”［２２］。可以说，他的湘西系列作品几乎都

以水作为背景和基本色，作品的主体意象、人物性

格、艺术结构、叙述节奏、文字语言带有淳厚绵长、

鲜洁纯净的水质特征。

构成作品的主体意象。沈从文的创作随处可

见“水”这个柔濡的物什。如果说水是《湘行散记》

的灵感生命，那么对于《湘西》而言，水无异是它的

精神内核。沈从文以艺术化的手法，将湘西游历的

见闻感受幻化为自由灵动、宁静悠远的艺术境界，

以水的灵气感召生命的精气神，“让人产生一种对

古代写意山水的感性的理解，而中国写意山水回过

头来又能图示其散文的审美情趣”［２３］。在小说《边

城》里，沈从文深情描述了河中深潭，“三丈五丈的

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照，河底小小白石

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皆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

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１２］８８，字里行间流淌着大

自然充沛旺盛的生命精力和率性自然的理想憧憬。

静水流深，水在作家心目中，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之

水，而是具有生命意味的符号，沈从文以“赤子之心

写水，以信念写水，以憧憬与理想写水，使人真切地

感到水的生命，水的呼吸”［２４］。

人物性格的实体再现。从沈从文作品塑造的

众多人物身上可以捕捉到水的光影和色泽，水造就

了他笔下人物的性格。湘西女子因水的滋养而显

得静穆庄肃，充满水样的清莹阴柔，而男子的雄强

和生命力张扬也和水有关。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

个多情妇人》中既温柔多情又粗犷蛮横的牛保，《边

城》龙舟赛上的弄潮儿傩送，《辰河小船上的水手》

中的老掌舵、金贵等船工、水手，无不显现了水的刚

健、动态之美。他们诚实英武、粗野荒蛮，又不失血

性。洁净的水滋养了他们美好的性情，健康、优美

的人性在他们身上保存完满，外在世界的污浊更显

其圣洁。

自由散漫的艺术结构。自由是水的生命，以之

看待沈从文小说的艺术结构也是适宜的。从沈从

文顺畅如水流的叙述结构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清

纯自然的文心。他的小说结构有的如涓涓细流，文

中的情感潜流与情节波澜并向前行；有的如同漩流

翻滚，河底的情感潜流与水面的情节波澜交织向

前。无论哪一种，他的小说结构都像水一样“信马

由僵”，流动不居，尽显率性、自然、随意。看他的小

说，情节结构是在不知不觉中消融了的，而人们“心

灵深处的情感、意识、潜意识以至于种种朦胧的情

绪却得以微妙而周全的表现”［２５］。

从容平静的叙述节奏。沈从文的许多小说倾

向于借助空间的流动，展开对人世的观察和人生的

询问，从容不迫、疏朗平静是其重要特征。读他的

作品，彷佛观赏一条流淌的山涧小溪，从容不迫，自

在欢畅。以《边城》为例，故事的发生地是两岸间夹

的一水，它与河岸天然契合，波流却自成曲折，暗示

了翠翠和二老感情的起伏和隐忧。小说中人物的

悲喜就如水中潜流，无端而来，无奈而去。作品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淡

漠收尾，充分显现了叙述节奏的迂徐舒缓，好似小

溪徐徐流向远处，最终消失在未知的远方。小说

《长河》则几乎没有情节，没有高潮，甚至没有明显

的结尾，一切都好像那条“长河”，缓缓前流，蜿蜒有

形，微微泛起的不过些许涟漪而已。

水量充沛的叙述语言。品读沈从文作品的语

言，天然、柔和、纯净、活泼是它给读者最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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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炉：沈从文的创作与水合流共生现象溯源

汪曾祺曾评价说：“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

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２６］与

同时代的乡土文学大师废名相比，不让废名的朴

茂，但因着“水”的滋润而少有废名的艰涩；有乡土

的清新，但并没有为乡土气息故作新异。他的叙事

常带议论，描写多含抒情，长短句错综并呈，用语简

洁干净、质朴鲜活，有着水的自由流动的节奏和色

泽。他追求语言的天然去雕饰，主张用语“宁拙勿

巧”“忌文艺腔”，因而有一种鲜活纯净之美，淳厚

而绵长，富有水的质感。

沈从文笔下的水，不仅拥有具体的形体色彩，

而且还是作家情感的载体和凝聚物。瞩目沈氏与

“水”结缘、“须臾不可分”的亲密关系，追溯水中潜

藏的文化要旨是勘探和破解沈氏创作魅力的绝佳

路径。先民的集体无意识沉淀，使作为“自然物象”

的水转化为“原始意象”中“自在状态”的水，进而

深深地影响着作家沈从文，促使他在属于自己一个

人的“乡下人”的孤独、忧郁中，义无反顾地选择用

水来粘和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理性地思考生命形

态和理想的生存方式。可以说，没有水，就不会有

沈从文流光溢彩的湘西文学世界。沈从文以一道

清水作为心镜，在山石水流边寻觅诗的种子，用沅

江之水润养笔尖，在化外般的边城谱写湘西人事的

悲欢喜乐。恬淡澄明的溪流，汤汤流逝的江水，肆

虐汪洋的大海……共同组合成一个阴柔与阳刚相

济、静柔与跃动共存的丰盈“水”意象，使得“湘西

世界”浸透着无限的水意，不仅他的故事、人物与水

有关，而且其语言、艺术结构、叙述节奏也明显受到

水的影响。水是沈从文的生命、生活，也是他的文

学事业的源泉乃至他整个精神世界的象征，水是他

的人格追求———恬淡、柔濡、强韧，水更是他人生态

度的外化———善万利而不争。沈从文去世后，一部

分骨灰撒向了沱江清溪，灵魂在水中得到了安息。

他与其钟情的清波绿水融为一体，“把名字写在了

‘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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